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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进藏，波密是必经之
地。这里 2700 多米的海拔悄悄
卸下我越堆越浓的高反，干净
漂亮的小城，总是让我不由自
主地停下了脚步。
　　这是三月，波密县城挤满
了前来赏看桃花的游客，“乱
花渐欲迷人眼”，出发的带着
憧憬，归来的满脸兴奋。作家
伊亚 .颜贝里说过：“生活在
不断变化，疯狂地试图抓住某
些东西是无意义的”，在我看来，
某些东西是泛指，但我身上看，
那就是与生活无端的纠缠与俗
世的虚伪逢迎。当然，每个城
市都避免不了精于算计的交际
与与生俱来的冷漠，但通过一
己视角审视，波密这座城市人
的谦逊、内敛与礼貌。每个人
都朝着自己心中的目标角逐，
携凛寒风尘上路，披微雨落花
而行，多元而包容，就是波密
这座小城的内蕴。而城市的总
体建设在继承与革新中，焕发
出特质与光彩。冰川与桃花，
是波密留给世人的观赏维度，
养颜的绿，在时间之轴里缓慢
地演绎，波密的视觉里，就变
得五彩缤纷。
　　而我只能以浅近的语言，

记录、摹写、誊抄、镂刻波密
的古老与年轻，静谧与诱惑。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似是以此话，方能替我揭开与
波密的际遇。特意就待了数日，
而每一天除了在附近胡乱地跑，
就泡在茶馆。藏族同胞的甜茶
馆，无论光影、色调和氛围，
都很容易让人陷入历史，一杯
茶的气场居然把那么多陌生人
团在了一起。当然，现代茶舍
也点缀其中，完全可以“听歌
拍曲”，茶里戏外，品的都是
人生。我就在这里遇见了来自
成都的茶艺师冯某，编钟与箜
篌，陈茶与老物构成了茶舍不
同流俗的审美品位，空间不大，
却有老宅的幽寂。当我端起汤
色橙红干净的滇红茶，仿佛就
坐在自家门外凉亭下。冯某说，
开始她也不喜欢茶，“哪个年
轻人天生就喜欢茶呢，还不是
被生活折腾得四仰八叉，才想
到学一技傍身的”。在西藏，
与茶相浸相溶的县城不少，但
波密茶馆里的用茶，多是产自
这里。与金茶树有限公司张总
相遇，就知道某些人断定西藏
没有好茶，确实是最大的误解
了。张总是山东人，来波密十年，

盖起茶厂，建了茶原料基地，
那些早已习惯亚热带气候的古
茶树，也被他迁到波密，落地
生根。“心能到的地方，就不
算远”，这不是张总的原创，
但被他时时挂在嘴上，仿佛那
便是他的真经，有很深的代入
感。
　　走在波密的大街上，抬头
便是云雾缭绕的蔼蔼青山，诸
神驻锡的雪峰，既年轻又古老。
这里有波密王时期的诸多遗存，
供后人搜集、甄别与研判，我
肉眼看到的只有泉水浸心的大
地纹理。在一幢幢高大、轩敞、
明爽的高楼前，抬头便是云杉
和经幡装点的雪山，而身侧则
是帕降藏布浩荡的大水。遇见、
体悟、领略、观瞻，波密县城
清新淡雅，飘逸绝尘，除了得
益于可以润肺的绿风，适时而
降的雨量，最重要的是居于此
的人们对小城的爱。在摩肩接
踵的人流里，没有随意而扔的
垃圾，在自驾车营地，同样干
净卫生。特别是公园，繁花密卉，
媚入骨髓。城市有红尘冷暖，
聚散交替，但只要有包容心，
这样的城郭就会收纳人心。因
此，从统计数据上看的近万人

常住人口里，就有好几千流动
商贩，他们都分布在帕隆藏布
两侧，原来靠一座钢筋水泥桥
往来，现在则添新桥四座，不
动声色地将新旧城连在一起。
　　在停车的自驾车营地旁，
我认识了一位来自四川的老人，
他每天卖的包子豆浆有数有目，
卖完后就背上相机，以县城为
中心，给冰川拍照，替寺宇写
真，在越来越快的城市节奏里，
故意放慢自己的脚步。让我吃
惊的是，他卖掉了成都商业区
的住房，在这里立了新居。他
告诉我，准备在波密度过炊烟
四季，完满余生。光阴总是倏
然而过，到波密已经六年，他
说他是最初是进藏的徒步者，
后来是帐篷客，现在终于找到
心安的一隅。
　　从波密到墨脱，得走著名
的扎墨公路。俯仰之间，堆雪
换成了雨林。一条条瀑布，陡
然攀上了峭壁。下降的海拔，
减缓了我的高反，却又平添了
兴奋。绿的世界里，每一片阔
叶都斟满光的倾注。我看见了
云南户籍的松针，芭蕉、火龙
果以及甘蔗。花萼填充鸟语，
母性的静谧里，是见风长的草

从波密到墨脱

　　窗外雪花飘飘，白了
大地，白了天空，也白了
山峰，没落下的叶子成了
花的形状，麻雀躲进花丛，
小狗钻到窝里，我坐在窗
前，看雪并浮想联翩。      
　　小猫吃完罐头显得很
兴奋、满足。它疯狂地跑
来跑去，或卧或睡，我在，
它就觉得踏实安稳，不胡
思乱想，呼噜呼噜的声音
传递给我幸福与喜悦。      
　　有人可爱，有梦可做，
人生便是完美，再拥有闲
暇时光，亦是锦上添花。
做喜欢的事是一种享受。
鼓捣文字，一坐就是几小
时，从不厌倦，从不烦恼。
翻看从前的每一天，仿佛
又重新活了一次，忽然发
现写日记很快乐，随心的
美好让人感动、欣喜，与
过往重逢，向过去的欢喜
问好，与过去的忧伤言和，
生命便有了深度，也拓展
了宽度，岁月留下痕迹，
人生不可重来，但文字可
以。
　　有人问爱是什么？是
让你踏实，快乐、满足、
骄傲、积极、向上、同呼
吸、共进退；是舍不得让
你哭，在乎你的情绪，肯
定你的进步，鼓励你的尝
试，想你所想，爱你所爱；
是心对心、面对面、手牵
手，迎接生活的一切挑战：
悬崖，一起跳；深渊，一
起跌落；天空，一起飞翔；
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并肩前行，从来不让你孤
军作战，泪眼盈盈；是一
切为你，你是一切。
　　人到中年，好好爱自
己才能爱他人，这个真理
必须懂。有了好心情好身
体，容颜自然年轻，不给
社会添麻烦，不给亲人增
负担，踏遍山河万里，欣
赏美景万千，拍照写文，
怡人悦己，丢掉不开心，
坏情绪；在一餐一水里体
味风餐露宿的滋味。人生，
没有谁是容易的，直路弯
路都要走，做一个经历富
有的人，即使身无分文也
是富豪。
　　爱自然就是爱自己的
家园。对地上小草说爱，
不践踏；对山间野花说爱，
不攀折；对小猫小狗说爱，
喂食收养，举手之劳，简
单可做，尽心尽力。善良
是光，慈悲是佛，做一个
追光人，心中没有黑暗，
佛在心中，人生就是修行。
美在身边，爱在心中，环
境宜人，家园安逸。
　　茫茫尘世，需要大雪
的白覆盖一些暗，给心灵
休息的空隙；白让人安静，
摈弃浮躁，让人找到回归
的快乐。
　　外面的雪大了起来，
世界变得很美，但雪天路
滑，希望每个行人都安全。

■ 许文舟（云南）

木，那些不知多少树龄的葳
蕤密林，根本无法与心中刻
板的西藏印象挂上钩。过了
嘎降隧道，移步换景，有人
惊叹起来。“心能到的地方，
都不算远”，我又想起金茶
树公司张总的话。
　　五月的墨脱县城，已经
很炎热了，1200 米的海拔，
直接置换出亚热带的镜像，
我脱掉了御寒的衣服，特意
拍了张穿着薄衫的照片，告
诉妻子，西藏也有为数不多
的汗流满面。但在夜晚，空
气里仍然透着一丝丝暮春的
薄凉，二十出头的气温里，
走着走着，就又到了茶馆。
稠状的雾准是神谕的纸质文
书，雨水叮嘱过的禾苗，趁
着夜色拔节。逶迤的江水左
冲右突，随时想纵身一跃。
背着竹箩回家的门巴族女子，
在山泉前濯足，怎么都像是
画等着入筐。我羡慕，微火
前的汤锅，一帐灯火里，浮
冉的茶香。
　　站在县城最高的门络族
博物馆，每一座山，都有莲
花的功底与坐姿，呈现低眉
顺眼的冥想。过境的国道

219 线，像紧绷的绳索，勒
在敦厚的山梁。那些村庄都
已经一派现代，悬挂着国旗，
以及总结性质的标语，其间
有“脱贫攻坚”的不懈努力。
我寻找着通公路之前的密径，
突然就看见茶园了，有人精
心打理的茶园，整齐划一，
既是当地的经济作物，更是
旅者心中的美景，二者一结
合，就是时下流行的茶旅模
式。雨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播
撒，雨脚不密，丰硕的果蔬
与空气一样新鲜。走着走着，
路灯倏然而亮。我找到一家
小吃店，滚烫的锅铁，扑鼻
的酱香，以及多汁的枇杷，
都让我打心底喜欢。我一边
填饱肚子，一边给手机充电，
两者早就饥饿感十足。离开
前给老板一家拍了张合影，
夜晚浓稠，不难看出每一张
笑容后面的敦厚与谦和。
　　在墨脱，也是一杯茶，
围拢了群山、江河与陌路。
冲水之后的翻卷，升腾之后
的香溢，都会让墨脱时光更
加静谧而诱人。这些年，我
最大的进步是学会了倾听。
面对一盏出自墨脱格林村的

茶，我听见马的嘶鸣，洋洋
洒洒，而孤寂的铃铛，早已
化为嶙峋的锈迹。没有三两
拨弦，此刻的我，真的需要
在一杯茶水里沉淀。回甘的
远道与微苦的行程，总算可
以小结。而此刻，话题渐渐
从诗与远方，归落到上涨的
物价与下行的行情。泡茶的
门巴族女孩，她说着与茶相
伴，让她从拉萨回到故乡。
喜欢，得投之以桃，一片树叶，
有春意盎然的深层呼吸。先
苦后甜的选项，让她对未来
的生活充满希望。应邀，我
去过门巴族女孩离县城不远
的家，看过她栽种的第一株
茶树，她还带我到仁青崩寺，
看南迦巴瓦峰由北向南俯冲
下来的威仪。
　　午夜的墨脱县城，几头
牦牛懒散地走着，走着走着，
就成了我的同行。没有目的，
随遇而安。远游的人，正在
自驾车营地搭建帐篷，月光
很淡，淡成乡愁了，引领着
我来到墨脱公园，青竹依依，
荷叶田田， 秾丽的三角梅正
在努力攀爬。筑石栽树，引
水蓄池，遍植的莲花之上，

雪的遐思
■ 虞冰（河北）

光影熙攘而上，虽然在傍晚，不难看
出公园在审美上的革新与创造。饭后
的人们在这里散步、健身、喝茶，聊
天的人们一脸幸福，只谈热爱，不谈
悲喜，喝茶听曲，不争朝夕。野致的
小景，总有落雀，翠鸟或野鸭，可能
也在感叹，讯景如梭，转眼就到了初
夏。县城街道的长度，不足以让我走
累，所以我就来回地走。像是想遇见
什么，又怕遇见什么。星星那么晶莹，
突然就想故乡装得下炊烟的天穹。
　　我没有在墨脱的县城待多久，沿
着国道 219 继续走，总有泥石流不断
撕开的口子，再让护路工人艰难地补
救，沿途除了壮观，就只剩为数不少
的惊险，不时将我的心情卷入一片浪
花翻腾的暗角。应该说，墨脱的公路
都会以惊悚片的形式呈现出来，然而
在顽石之间的罅缝里，却生长着雨打
的芭蕉与常青的竹木。路很窄，到处
是纵身一跃的瀑布。对头的车老远就
开始鸣笛，像我老家的茶马古道，赶
马人手持面锣，总在转弯的犄角响三
声，示意对方。雨水是降温的最好方
式，一场接一场，与阳光交织。风停
了，云朵束手无策，只有南迦巴瓦峰，
与神耳语。茁壮的禾苗，恨不得就端
上果实。
　　导游告诉我，墨脱的早晨都会留
给浓雾，我这才跑到山巅，看一座小
城的宿酲初醒。山巅是诸神的角度，
而我只是一介游客，却喜欢上了墨脱
早晨，错金缀银的晨光里，鳞次栉比
的建筑有序地围绕在巨大的莲花公园
周边。放眼里，是不舍昼夜的雅鲁藏
布江与安于一隅的小城，然而在群山
的注目里，就都觉得渺小无助。这种
感觉在墨脱有，在波密也有，瞻看任
何一座山，都需持虔诚与仰视的角度。
隐约听见了钟声，这水一样的声线，
让地上的人们对大自然还礼以谢。
　　想想此后的墨脱，只剩想念，顾
自难过了一回。

叶上霜花美 摄影 |肖明（安徽）


